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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

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

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

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

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

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

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

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

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

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

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

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



2 
 

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

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

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

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

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

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

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

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

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

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

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

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

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

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

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

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

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

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

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

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

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

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

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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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

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

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

是从南到北的，大概有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

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

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

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

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

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

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

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

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的高，农业学生

开头是念“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

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

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帐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到：“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有？”小秃子就是他的八

岁的长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因为他

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

没有？大豆卖了没有？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

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万里乾坤的“乾”和干菜的

“乾”，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干菜的“乾”应该这样写：“亁”，而不是那样写：“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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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

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

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

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

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糊，比浆糊还黏。好像炼

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

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的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

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

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旱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

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

丈来深，人掉下去也要没顶的。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

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可是若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地干下去，到后来也不过是二三尺深，有些

勇敢者就试探着冒险的赶着车从上边过去了，还有些次勇敢者，看着别人过去，也就跟着过

去了，一来二去的，这坑子的两岸，就压成车轮经过的车辙了。那再后来者，一看，前边已

经有人走在先了，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赶着车子走上去了。 

谁知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过去了，可是他却翻了车了。 

车夫从泥坑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而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

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之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 

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

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

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就这样的马要站起来，而又站不起来的闹了一阵之后，仍然没有站起来，仍是照原样可

怜地躺在那里。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于是星散开

去，各自回家去了。 

现在再来说那马还是在那里躺着，那些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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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城里的担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他们卷卷裤脚，脱了鞋子，看看没有

什么办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几个人的力量把那马抬起来。 

结果抬不起来了，那马的呼吸不大多了。于是人们着了慌，赶快解了马套。从车子把马

解下来，以为这回那马毫无担负的就可以站起来了。 

不料那马还是站不起来。马的脑袋露在泥浆的外边，两个耳朵哆嗦着，眼睛闭着，鼻子

往外喷着突突的气。 

看了这样可怜的景象，附近的人们跑回家去，取了绳索，拿了绞锥。用绳子把马捆了起

来，用绞锥从下边掘着。人们喊着号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桥梁似的，把马抬出来了。 

马是没有死，躺在道旁。人们给马浇了一些水，还给马洗了一个脸。 

看热闹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说：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 

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觉得那大泥坑也太没有什么威严了。 

在这大泥坑上翻车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冬天冻住的季节之外，其余的时间，

这大泥坑子像它被赋给生命了似的，它是活的。水涨了，水落了，过些日子大了，过些日子

又小了。大家对它都起着无限的关切。 

水大的时间，不但阻碍了车马，且也阻碍了行人，老头走在泥坑子的沿上，两条腿打颤，

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

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

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地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

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

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

无缺。 

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是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那都不说。再说那后

来的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弄了五六分钟之后，又过去了。 

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来的人，向那正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着

的人说： 

“这算什么，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那不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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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不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饱满的，而大半是被吓得脸色发白。有的虽然已经

过去了多时，还是不能够很快地抬起腿来走路，因为那腿还在打颤。 

这一类胆小的人，虽然是险路已经过去了，但是心里边无由地生起来一种感伤的情绪，

心里颤抖抖的，好像被这大泥坑子所感动了似的，总要回过头来望一望，打量一会，似乎要

有些话说。终于也没有说什么，还是走了。 

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掉下去，让一个卖豆腐的救了上来。 

救上来一看，那孩子是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 

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学堂设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

淹死这孩子。 

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堂上指手画脚

的讲，讲给学生们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爷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

龙王爷活活地气死，他这口气哪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一

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看着吧，

这还不能算了事，你想龙王爷并不是白人呵！你若惹了他，他可能够饶了你？那不像对付一

个拉车的、卖菜的，随便的踢他们一脚就让他们去。那是龙王爷呀！龙王爷还是惹得的吗？ 

有的说，那学堂的学生都太不像样了，他说他亲眼看见过，学生们拿了蚕放在大殿上老

龙王的手上。你想老龙王哪能够受得了。 

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了学堂就天地人鬼神

不分了。 

有的说他要到学堂把他的儿子领回来，不让他念书了。 

有的说孩子在学堂里念书，是越念越坏，比方吓掉了魂，他娘给他叫魂的时候，你听他

说什么？他说这叫迷信。你说再念下去那还了得吗？ 

说来说去，越说越远了。 

过了几天，大泥坑子又落下去了，泥坑两岸的行人通行无阻。 

再过些日子不下雨，泥坑子就又有点像要干了。这时候，又有车马开始在上面走，又有

车子翻在上面，又有马倒在泥中打滚，又是绳索棍棒之类的，往外抬马，被抬出去的赶着车

子走了，后来的，陷进去，再抬。 

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

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 

有一次一个老绅士在泥坑涨水时掉在里边了。一爬出来，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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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街道太窄了，去了这水泡子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两边的院子，怎么不把院墙

拆了让出一块来？” 

他正说着，板墙里边，就是那院中的老太太搭了言。她说院墙是拆不得的，她说最好种

树，若是沿着墙根种上一排树，下起雨来人就可以攀着树过去了。 

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 

原因是这泥坑上边结了一层硬壳，动物们不认识那硬壳下面就是陷阱，等晓得了可也就

晚了。它们跑着或是飞着，等往那硬壳上一落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白天还好，或者有人又

要来施救。夜晚可就没有办法了。它们自己挣扎，挣扎到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沉下去

了，其实也或者越挣扎越沉下去的快。有时至死也还不沉下去的事也有。若是那泥浆的密度

过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 

比方肉上市，忽然卖便宜猪肉了，于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来了，说： 

“可不是那泥坑子里边又淹死了猪了？” 

说着若是腿快的，就赶快跑到邻人的家去，告诉邻居： 

“快去买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会没有了。” 

等买回家来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肉。 

但是又一想，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 

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

是瘟猪肉。 

可是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那么还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只猪，或两三口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至于

居民们常吃淹死的猪肉，这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龙王爷晓得。 

虽然吃的自己说是泥坑子淹死的猪肉，但也有吃了病的，那吃病了的就大发议论说： 

“就是淹死的猪肉也不应该抬到市上去卖，死猪肉终究是不新鲜的，税局子是干什么的，

让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卖起死猪肉来？” 

那也是吃了死猪肉的，但是尚且没有病的人说： 

“话可也不能是那么说，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的吃下去还会好。你看我们也一样

的吃了，可怎么没病？” 

间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时务，他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瘟猪肉。 

这样的孩子，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用眼睛瞪着他，说他： 

“瞎说，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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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孩子说那猪肉一定是瘟猪肉，并且是当着母亲的面向邻人说的。 

那邻人听了倒并没有坚决的表示什么，可是他的母亲的脸立刻就红了。伸出手去就打了

那孩子。 

那孩子很固执，仍是说： 

“是瘟猪肉吗！是瘟猪肉吗！” 

母亲实在难为情起来，就拾起门旁的烧火的叉子，向着那孩子的肩膀就打了过去。于是

孩子一边哭着一边跑回家里去了。 

一进门，炕沿上坐着外祖母，那孩子一边哭着一边扑到外祖母的怀里说： 

“姥姥，你吃的不是瘟猪肉吗？我妈打我。” 

外祖母对这打得可怜的孩子本想安慰一番，但是一抬头看见了同院的老李家的奶妈站在

门口往里看。 

于是外祖母就掀起孩子后衣襟来，用力地在孩子的屁股上腔腔地打起来，嘴里还说着： 

“谁让你这么一点你就胡说八道！” 

一直打到李家的奶妈抱着孩子走了才算完事。 

那孩子哭得一塌糊涂，什么“瘟猪肉”不“瘟猪肉”的，哭得也说不清了。 

总共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

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

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二 

 

东二道街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也不过是几家碾磨房，几家豆

腐店，也有一两家机房，也许有一两家染布匹的染缸房，这个也不过是自己默默地在那里做

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使别人开心的，也不能招来什么议论。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

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

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 

比方就是东二道街南头，那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吧：她在房脊上插了一个很高的杆子，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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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头上挑着一个破筐。因为那杆子很高，差不多和龙王庙的铁马铃子一般高了。来了风，庙

上的铃子格仍格仍地响。王寡妇的破筐子虽是它不会响，但是它也会东摇西摆地作着态。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王寡妇一年一年地卖着豆芽菜，平静无事，过着安详的日子。

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独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 

这事情似乎轰动了一时，家传户晓，可是不久也就平静下去了。不但邻人、街坊，就是

她的亲戚朋友也都把这回事情忘记了。 

再说那王寡妇，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活

着，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

平静静地活着。 

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人看见了她在庙台上哭，也会引起一点恻隐之心来的，不过

为时甚短罢了。 

还有人们常常喜欢把一些不幸者归划在一起，比如疯子傻子之类，都一律去看待。 

哪个乡、哪个县、哪个村都有些个不幸者，瘸子啦，瞎子啦，疯子或是傻子。 

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人们关于他们都似乎听得多、看得多，也就不以

为奇了。偶尔在庙台上或是大门洞里不幸遇到了一个，刚想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

但是一转念，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于是转过眼睛去，三步两步地就走过去了。即或有人停

下来，也不过是和那些毫没有记性的小孩子似的向那疯子投一个石子，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

领到水沟里边去的事情。 

一切不幸者，就都是叫化子，至少在呼兰河这城里边是这样。 

人们对待叫化子们是很平凡的。 

门前聚了一群狗在咬，主人问： 

“咬什么？” 

仆人答： 

“咬一个讨饭的。” 

说完了也就完了。 

可见这讨饭人的活着是一钱不值了。 

卖豆芽菜的女疯子，虽然她疯了还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的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

但是一哭完了，仍是得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她仍是平平静静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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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说那染缸房里边，也发生过不幸，两个年青的学徒，为了争一个街头上的妇人，其中

的一个把另一个按进染缸子给淹死了。死了的不说，就说那活着的也下了监狱，判了个无期

徒刑。 

但这也是不声不响地把事就解决了，过了三年二载，若有人提起那件事来，差不

多就像人们讲着岳飞、秦桧似的，久远得不知多少年前的事情似的。 

同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染缸房，仍旧是在原址，甚或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

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

棉裤棉袄，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

让她去做新娘子。 

总之，除了染缸房子在某年某月某日死了一个人外，其余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动了

一点。 

再说那豆腐房里边也发生过不幸：两个伙计打仗，竟把拉磨的小驴的腿打断了。 

因为它是驴子，不谈它也就罢了。只因为这驴子哭瞎了一个妇人的眼睛（即打了驴子那

人的母亲），所以不能不记上。 

再说那造纸的纸房里边，把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了。因为他是一个初生的孩子，算不了

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四 

 

其余的东二道街上，还有几家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 

人死了，魂灵就要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边怕是他没有房子住、没有衣裳穿、没有马骑。

活着的人就为他做了这么一套，用火烧了，据说是到阴间就样样都有了。 

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大银山，小至丫环使女、厨房里的厨子、喂猪的猪倌，

再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 

看起来真是万分的好看，大院子也有院墙，墙头上是金色的琉璃瓦。一进了院，正房五

间，厢房三间，一律是青红砖瓦房，窗明几净，空气特别新鲜。花盆一盆一盆的摆在花架子

上，石柱子、金百合、马蛇菜、九月菊都一齐的开了。看起使人不知道是什么季节，是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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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秋天，居然那马蛇菜也和菊花同时站在一起。也许阴间是不分什么春夏秋冬的。这且不

说。 

再说那厨房里的厨子，真是活神活现，比真的厨子真是干净到一千倍，头戴白帽子，身

扎白围裙，手里边在做拉面条。似乎午饭的时候就要到了，煮了面就要开饭了似的。 

院子里的牵马童，站在一匹大白马的旁边，那马好像是阿拉伯马，特别高大，英姿挺立，

假若有人骑上，看样子一定比火车跑得更快。就是呼兰河这城里的将军，相信他也没有骑过

这样的马。 

小车子、大骡子，都排在一边。骡子是油黑的，闪亮的，用鸡蛋壳做的眼睛，所以眼珠

是不会转的。 

大骡子旁边还站着一匹小骡子，那小骡子是特别好看，眼珠是和大骡子一般的大。 

小车子装潢得特别漂亮，车轮子都是银色的。车前边的帘子是半掩半卷的，使人得以看

到里边去。车里边是红堂堂地铺着大红的褥子。赶车的坐在车沿上，满脸是笑，得意洋洋，

装饰得特别漂亮，扎着紫色的腰带，穿着蓝色花丝葛的大袍，黑缎鞋，雪白的鞋底。大概穿

起这鞋来还没有走路就赶起车来了。他头上戴着黑帽头，红帽顶，把脸扬着，他蔑视着一切，

越看他越不像一个车夫，好像一位新郎。 

公鸡三两只，母鸡七八只，都是在院子里边静静地啄食，一声不响，鸭子也并不

呱呱地直叫，叫得烦人。狗蹲在上房的门旁，非常的守职，一动不动。 

看热闹的人，人人说好，个个称赞。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 

正房里，窗帘、被格、桌椅板凳，一切齐全。 

还有一个管家的，手里拿着一个算盘在打着，旁边还摆着一个帐本，上边写着： 

北烧锅欠酒二十二斤 

东乡老王家昨借米二十担 

白旗屯泥人子昨送地租四百三十吊 

白旗屯二小子共欠地租两千吊 

这以下写了个：  

四月廿八日 

以上的是四月二十七日的流水帐，大概二十八日的还没有写吧！ 

看这帐目也就知道阴间欠了帐也是马虎不得的，也设了专门人才，即管帐先生一流的人

物来管。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这大宅子的主人不用说就是个地主了。 

这院子里边，一切齐全，一切都好，就是看不见这院子的主人在什么地方，未免地使人

疑心这么好的院子而没有主人了。这一点似乎使人感到空虚，无着无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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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回头看，就觉得这院子终归是有点两样，怎么丫环、使女、车夫、马童的胸前都挂

着一张纸条，那纸条上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 

“长鞭” 

马童的名字叫： 

“快腿” 

左手拿着水烟袋，右手抡着花手巾的小丫环叫： 

“德顺” 

另外一个叫： 

“顺平” 

管帐的先生叫： 

“妙算” 

提着喷壶在浇花的使女叫： 

“花姐” 

再一细看才知道那匹大白马也是有名字的，那名字是贴在马屁股上的，叫： 

“千里驹” 

其余的如骡子、狗、鸡、鸭之类没有名字。 

那在厨房里拉着面条的“老王”，他身上写着他名字的纸条，来风一吹，还忽咧忽咧地

跳着。 

这可真有点奇怪，自家的仆人，自己都不认识了，还要挂上个名签。 

这一点未免地使人迷离恍惚，似乎阴间究竟没有阳间好。 

虽然这么说，羡慕这座宅子的人还是不知多少。因为的确这座宅子是好：清悠、闲静、

鸦雀无声，一切规整，绝不紊乱。丫环、使女，照着阳间的一样，鸡犬猪马，也都和阳间一

样，阳间有什么，到了阴间也有，阳间吃面条，到了阴间也吃面条，阳间有车子坐，到了阴

间也一样的有车子坐，阴间是完全和阳间一样，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东二道街上那大泥坑子就是了。是凡好的一律都有，坏的不必有。 

  

五 

 

东二道街上的扎彩铺，就扎的是这一些。一摆起来又威风、又好看，但那作坊里边是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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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糟的，满地碎纸，秫秆棍子一大堆，破盒子、乱罐子、颜料瓶子、浆糊盆、细麻绳、粗

麻绳……走起路来，会使人跌倒。那里边砍的砍、绑的绑，苍蝇也来回地飞着。 

要做人，先做一个脸孔，糊好了，挂在墙上，男的女的，到用的时候，摘下一个来就用。

给一个用秫秆捆好的人架子，穿上衣服，装上一个头就像人了。把一个瘦骨伶仃的用纸糊好

的马架子，上边贴上用纸剪成的白毛，那就是一匹很漂亮的马了。 

做这样的活计的，也不过是几个极粗糙极丑陋的人，他们虽懂得怎样打扮一个马童或是

打扮一个车夫，怎样打扮一个妇人女子，但他们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加修饰的，长头发的、毛

头发的、歪嘴的、歪眼的、赤足裸膝的，似乎使人不能相信，这么漂亮炫眼耀目，好像要活

了的人似的，是出于他们之手。 

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 

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

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

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

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

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外人

绝对看不出来是他家已经没有了父亲或是失掉了哥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关起门来，每天

哭上一场。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

回。二月过清明，家家户户都提着香火去上坟茔，有的坟头上塌了一块土，有的坟头上陷了

几个洞，相观之下，感慨唏嘘，烧香点酒。若有近亲的人如子女父母之类，往往且哭上一场；

那哭的语句，数数落落，无异是在做一篇文章或者是在诵一篇长诗。歌诵完了之后，站起来

拍拍屁股上的土，也就随着上坟的人们回城的大流，回城去了。 

回到城中的家里，又得照旧的过着日子，一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从早晨到晚上忙了

个不休。夜里疲乏之极，躺在炕上就睡了。在夜梦中并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

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就都这样地过去了。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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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所以没有人看见过做扎彩匠的活着的时候为他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阴

间。假如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 

 

六 

 

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都是些个小胡同了。 

小胡同里边更没有什么了，就连打烧饼麻花的店铺也不大有，就连卖红绿糖球的小床子，

也都是摆在街口上去，很少有摆在小胡同里边的。那些住在小街上的人家，一天到晚看不见

多少闲散杂人。耳听的眼看的，都比较的少，所以整天寂寂寞寞的，关起门来在过着生活。

破草房有上半间，买上二斗豆子，煮一点盐豆下饭吃，就是一年。 

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 

一个提篮子卖烧饼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的西头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若走谁家的

门口，谁家的人都是把头探出来看看，间或有问一问价钱的，问一问糖麻花和油麻花现在是

不是还卖着前些日子的价钱。 

间或有人走过去掀开了筐子上盖着的那张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一个来摸一摸是否还

是热的。 

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也绝对的不生气。 

于是又提到第二家的门口去。 

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在闲着，于是就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回。 

摸完了也是没有买。 

等到了第三家，这第三家可要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她的头顶上梳着一个卷，大概头发不怎样整齐，

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上还插了不少的疙瘩针。可是因为这一睡觉，不

但头发乱了，就是那些疙瘩针也都跳出来了，好像这女人的发卷上被射了不少的小箭头。 

她一开门就很爽快，把门扇刮打的往两边一分，她就从门里闪出来了，随后就跟出来五

个孩子。这五个孩子也都个个爽快，像一个小连队似的，一排就排好了。 

第一个是女孩子，十二三岁，伸出手来就拿了一个五吊钱一只的一竹筷子长的大麻花。

她的眼光很迅速，这麻花在这筐子里的确是最大的，而且就只有这一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